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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30 日-8 月 9 日，作为营员之一，十分幸运地全程参与了以“关

中•外缘”为主题的“西安营”系列研习活动。“西安营”有一流的组织，一流的

导师，一流的营员。所以，这次西安之行，我收获颇多，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下面，

我简要谈几点心得体会，以供后来者参鉴。 

 

第一、研习营期间，我对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有了初步的认识。由于我所学专

业的关系，平常主要以文献研读为基础，对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从未重视，一直认

为田野调查是历史人类学专业专有，更不用提这方面的训练了。而这次研习营基本

上是将田野调查与导师讲座并重，甚至前者更为重要一些。这次田野调查的点包括

宝鸡周公庙、周原遗址，固原须弥山石窟以及西安的伊斯兰东大寺等等。田野调查

的过程中，每个组都有“田野导师”带队。最初，我是有点游离于其中的，看到很

多同学在导师的带领下，认真观察，对每一块碑刻都认真研读，拍照，我却是有点

手足无措。尤其让我惊叹的是，到了晚上的小组及综合讨论环节，很多讨论的展开

都是来自于这些细心的观察与碑刻。慢慢地我认识到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并逐渐

开始仔细观察导师及同学做田野调查的方法，发现大家除了提前阅读相关材料，田

野调查时认真观察，不放过一块碑刻外，也针对田野中的发现，私下再查阅相关材

料，最终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固原须弥山的调

研。当天晚上大家围绕圆光寺中碑刻的相关材料，就汉僧与番僧，明初对西北地区

民族问题的政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再一个印象深刻的是来自于浙江大学

的彭志同学，通过对周公庙的考察，发现了庙前松、柏种植与祭祀关系这样一个有

趣的问题。随后他查阅大量相关史料，在研习营结束之前他已经构思了一篇在田野

调查基础上的跨学科学术论文。 

 

通过以上的这些活动，虽然我对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掌握还只是皮毛，有待继

续学习，但是我充分认识到了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用心的田野

调查是学术灵感的源泉。我马上从事的博士后研究，是做壬辰战争的研究。这是明

中后期以当时的朝鲜为战场的，长达七年的中朝联合抗日战争。虽然随着学术积累，

现在已经出版了大量的史料，但是如果要真对这场战争的研究有更为深入的研究，

尤其是探究这场战争对朝鲜社会的影响，必须要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因为在现在

的韩国、朝鲜有大量的民间文献、碑刻史料等待发掘。随着国内对学术研究支持力

度的加大，现在也有一定的资金及途径去进行田野调查。我想这次研习营带给我的，



对田野调查研究重视及具体方法的初步掌握，将对我接下来的研究产生非常重要

的影响。 

 

第二、研习营的各项活动，都仅仅围绕着“关中•外缘”的主题展开，在参观、

听讲、讨论过程中，我对于这一主题也有了很多的思考。最重要的是通过学员之间

的讨论交流，我认识到，中心与边缘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原本就没有绝对的中

心与边缘，中心和边缘都是相对的，如果其存在也不过是出于某种目的的建构。以

西安这座城市为例，它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都城存在，是全国的中心，尤其

唐代长安，盛极一时。但随着全国历史进程的发展，全国的中心逐渐转移到开封、

杭州、南京、北京等东部地区。长安逐渐成为边缘的存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

在。但是细想起来，所谓的边缘西安真的是存在的吗？我想至少西北地区的人不会

如此认同，可以说这种边缘的认识最多是存在东部地区。以我个人为例，我生在山

东，从教育经历来说，本科到博士，所读的不同地方的学校，如济南、广州、天津

都是在东部地区。所以，我天然地就认为东部是国家的中心，中西部是边缘。我之

前没有来过西安，在来之前，我想象中的西安就是有灿烂的文化文明，但是经济发

展一定是落后的，市政建设一定是混乱不堪，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道路不会整齐洁

净。但是当我下了火车，踏上西安，用眼睛细细观察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发现我错

了。如果只用市政建设这样一个小小指标来说，用一个相对模糊的数字，我觉得，

西安根本就不边缘，它的市政建设方面比济南，甚至天津都要好，而且好很多。再

加上这些天的学习及实地考察，对西安灿烂的古文明有了更多体认，那么可以说，

不论是从文化还是经济角度，西安都不是一个边缘，就算是它不是中心，但它也绝

非东部人们自带偏见，臆想出来的边缘。我很高兴，这次研习营能让我认识到西安

这座美丽的城市。如果有机会，我甚至希望能到这里工作、生活。不执念于中心与

边缘的区划，对中心与边缘的人为构建有更深切的认识，人可能生活的更加平和。 

 

第三、通过这次研习营，结交了很多港台地区的朋友，尤其是对台湾同龄人的

生活有了更多了解。我想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的组织者，不仅仅是期望两岸学子单

纯进行学术上的交流，结识学术研究上的同道，也会期望两岸学子私下交流彼此生

活的社会情境，交流同龄人彼此都关心的问题话题。两岸之间由于长期的政治隔阂，

且走的是不同的发展轨道，人文环境，社会生活都有许多的不同。我想应该有很多

台湾年轻人跟我一样，渴望了解彼此，了解彼此的社会。这次两岸历史文化营就给

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 

 

我们小组里有五位同学来自台湾。彼此文化环境的不同，不仅促进了学术交流，

比如葛兆光教授讲座之后的晚间讨论中，大家都提到了建国初的民族识别问题。台

湾同学对此特别感兴趣，同时他们也提到实际上在台湾现在也存在一个民族识别

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较问题。通过台湾同学的讲述，我们知道台湾的原住民



民族识别问题。比如，不像大陆地区的民族识别是一个过去式，台湾的民族识别是

一个进行式；不像大陆的民族识别是国家层面的主动介入，台湾的民族识别是原住

民本身因为政治经济权益分配的主动要求行为等等。彼此文化环境的不同，也促进

了我们之间普通生活层面的交流。比如我在这些天的接触中，就发现了很多台湾地

区与大陆的不同与相同的有趣问题。比如台湾的博士培养制度与大陆不同，更接近

欧美的制度，学生就读时间普遍较长，六七年甚至七八年，这几乎是大陆学生的两

倍。台湾对在职公务人员进修十分鼓励。我们组的江建新同学有两个身份，一个是

桃园某小学的教务主任，一个是台湾政治大学的博士。他在职考取博士后，除周末

以外，政府每周给他两天专门的入校学习时间。而且与大陆在职人员攻读学位大多

为了一些升职加薪等较为世俗的目的，台湾在职人员更多是为了求知，满足自己的

好奇心。当然，也发现了许多相似的问题。比如两岸年轻人都面临就业、买房等压

力，台湾的博士就业压力尤其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李仁渊老师告诉我，很多欧美

顶尖名校，甚至哈佛、牛津的博士回来都找不到好的工作，很多去学校的行政部门

或者教授通识课程，而进不了专业学院。另外，在全球化的今天，两岸同龄人会有

很多共同关注的问题，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比如我们都会关注彼此社会的婚丧嫁娶

制度，两岸的政治生态；我们会听很多相同的歌曲，看很多相同的电影，读很多相

同的小说。 

 

在彼此的交流中，我们都多敲开了一扇门，了解到了另外一个社会情境的相同

或不同的样态。认同的前提，是了解，我想如果我们两岸的年轻人，在彼此了解的

路上能够走的足够远，那么彼此之间的认同必然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这十天的西安之旅，我的收获非常多，包括理性上的，感性上的。不过，限于

篇幅，我就简要谈谈以上三点最重要的收获。希望这样真正能够让学员有切实收获

的研习营继续办下去，让更多的两岸学子受益。最后，怀着深深的感念，永远感谢

相关的基金会及科研机构，感谢所有的会务组织人员，感谢所有的导师及学员！ 

  


